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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车窗玻璃袁 我看见有一位衣衫

不整的妇女骑着一辆三轮车慢慢地在路

边移动袁那身材那背影像极了一个人袁我
真想走过去喊一声妈噎噎袁 可是鼓起勇

气试了几次都没有喊出口袁 我怕叫错了

会让对方误解袁 就默默地跟在后边走了

很长一截路袁 最后不得不忍住溢出眼角

的泪水袁悄悄地从她身边过去了遥我的心

通通直跳袁脑海里翻腾了母亲的样子袁想
着母亲的一瞥一笑袁 悲痛的心情瞬间碎

落一地遥
我每一次来运城都会去看看自己的

老母亲袁那怕就是待会说几句话也行袁她
总是风风火火的样子袁不顾年迈体弱袁骑
着电动三轮车奔跑于运城市的大街小

巷袁收购废旧物品袁捡拾别人扔掉的饮料

瓶及其它废纸袁 靠力气和汗水换取微薄

的收入袁维持艰难生活袁可是这一切都已

经成为过眼云烟遥2018 年 12 月 10 日袁母
亲被一场突如其来车祸夺去年仅 68 岁

的生命袁留给我无尽的思念和痛苦遥
我的老家位于中条山腹地袁 山高坡

陡袁 生活条件极其简陋袁 完全是靠天吃

饭袁父亲因劳累过度英年早逝袁一家人的

重担一下子压到母亲柔弱肩上袁 我们娘

几个相依为命袁 母亲带着我们几个涉世

未深的半截小子奋力打拼袁 我和两个弟

弟相继成家袁 二弟因多方面原因迟迟没

有找到合适伴侣袁 眼看都快三十了还是

孑然一身袁成了母亲挥之不去的野心病冶遥
母亲放弃家里的一切专门到二弟工作的

运城市照顾他袁这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袁
在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照下袁 二弟终于有

了属于自己的家庭袁 按说母亲应该松口

气歇歇了袁可是经受太多的生活磨难袁母
亲那能一下子闲下来袁 仍坚持收废品贴

补二弟袁让我作为家中长子十分忐忑袁多
少次我提出接她回去袁 母亲总是说自己

还能干动袁等过几年干不动了再回去袁我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袁就顺从了母亲遥

从绛县到运城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的

车程袁每次我来运城都会提前告诉她袁母
亲都会为我和孩子准备一些上好的饭

菜袁大多时候是割肉包饺子袁也许她认为

这最能表达对儿女的心意袁 临走时会塞

给我一些商场处理的床单尧 瓢盆之类等

生活用品袁 而孩子总是嫌弃不是买来的

新东西袁总是百般挑剔袁我明白母亲的心

意袁看着和新的没啥区别袁我也不好意思

违了母亲的面子袁说是还能用袁就全盘收

下遥时间长了袁家里就平白无辜地多了床

单尧被罩袁还有洗衣服的大铝盆尧电源插

板尧虎钳子尧板手等物品遥
2018 年大年初一袁我带着一家老少

到运城陪母亲袁母亲看到我们一家老少袁
高兴的嘴都合不拢袁 端出早已准备好的

糖果袁 看着母亲满头大汗张罗的样子心

里不知道怎么安慰袁 我把提前准备好的

几张百元钞票塞进母亲的口袋里袁 说是

过年了添件衣服袁母亲说我衣服多着呢袁
孩子上学正花钱呢袁你人能来就行了袁我
自己挣得钱够花了不用你再操心遥 母亲

转过身就掏出给了俩个孩子袁 我心里真

是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遥吃过饺子袁我提议

大家到南风广场逛逛袁都很乐意袁一家人

说说笑笑出了门遥
南风广场位于运城市中心袁 早已人

山人海袁大家都穿着崭新的衣服袁扶老携

幼袁三个一群袁两个一伙袁相拥着走来走

去遥广场四周狗年吉祥物一个挨一个袁红
灯笼尧彩色气球随风飘扬袁我和二弟一边

一个与母亲并肩走着袁 说着家乡这些年

的变化袁说着几个孙子的学习成长袁母亲

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微笑袁 我想那是母

亲最真诚最开心的笑遥 女儿趁机给我们

拍了很多照片袁 将一瞬间的欢乐定格成

永恒袁 每次看到照片我就想起全家在南

风广场其乐融融的样子袁 心中总有会有

一莫名的失落遥
我想起袁有一回来运城开会袁就提前

一天告诉了母亲袁 电话里传来母亲不断

的嘱咐袁路上慢点袁我给你割肉包饺子遥
带着母亲的牵挂上路了袁 母亲一个电话

接一个电话催问袁到哪了袁还有多长时间

啊袁饺子都包好了袁我一个劲地说快了袁
快了噎噎遥结果那天会议延时袁打乱了所

有计划袁散会时太阳偏西了袁没顾上去见

母亲袁匆匆地走了遥晚上母亲又打电话问

我到那了袁我说时间赶不上就回来了袁我
听见电话那头母亲不住地叹气袁 自言自

语地说袁不来早说袁结果饺子都包好干皮

了袁还害得我一下午没有出去遥我听了不

知道用什么话语安慰袁只能嗯尧嗯尧嗯地

答应袁任由母亲不停地唠叨遥
在运城的这些年袁 母亲不断地更换

住所袁我所熟悉的就有槐树凹尧核桃园尧
粮局直属库尧水晶花城等袁都曾经是母亲

的住所袁还有很多地方忘记了名字袁最让

我痛心的是在核桃园袁 母亲的所有家当

被一场意外大火吞噬袁 让我心里难过很

长时间遥核桃园是一处人口密集区袁新建

的楼房鳞次栉比袁 也有很多等待拆迁的

居民小院袁 母亲就租下一座没人住的小

院袁院子里有新盖的平房三间袁紧挨东边

墙跟有两小间用砖块垒起的小屋袁 上面

用石棉瓦封顶袁门口有一小片空地袁可以

摆放东西袁母亲感觉方便袁就租下来袁每
天将收回来的废品堆放在一起袁 有废纸

箱尧塑料制品等摆了满院袁俨然就是一个

废品收购站袁有空就开始分类袁等凑够一

三轮车才送往废品收购站遥
一个盛夏的下午袁 我接到母亲打来

的电话袁母亲在电话里哽咽着说不出话袁
大概意思是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没了袁我
心里一惊袁以为是遭贼洗劫了袁感觉天空

要塌下来的样子袁 从母亲断断续续的话

语我听出是母亲所住的那个小院失火

了遥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受伤袁就着急忙

活地拿了一套铺盖就往运城赶袁 一路上

不停地安慰着母亲袁 担心母亲想不开有

什么闪失遥一个小时左右袁我赶到母亲所

住的地方时袁周围漆黑一片袁通过别人窗

户里射出来的灯光袁我推开院门袁喊了几

声不见有人答应袁 三步并成两步地跨进

院里袁 母亲呆呆站在被大火燃烧成灰烬

的旁边袁目光有些痴呆袁看到我就放声大

哭袁我一把抱住母亲袁看见母亲满身的烟

灰袁脸上残留泪水与烟灰痕迹遥我不停地

安慰着母亲袁说人只要没事就好袁其他都

是次要的遥在二弟的帮助下袁我对还有零

星冒烟的地方袁又泼了几盆子水袁直到烟

雾彻底散尽遥 母亲说下午出去的时候还

好好地袁不知道怎么就着火了袁多亏没有

伤到其他人袁要不我真是不想活了遥
我看着母亲因为意外火灾带来的惊

吓袁赶紧拉着母亲先去吃饭袁一会再回来

收拾遥母亲一直说不饿袁我知道母亲辛辛

苦苦置办了一些财产被一场大火化为乌

有袁搁谁也受不了遥 好说呆说袁母亲总算

答应出去吃饭袁 我和二弟一边说着宽心

的话袁一边哄着母亲吃饭遥
在吃饭的过程中袁 我想起母亲平时

做饭用的电饭锅还有电磁炉袁 经常不关

闭电源袁 因为天气热一直放在院子里做

饭袁 可能是气温高袁 线路老化引起的火

灾袁可惜的是电视机尧冰箱尧家具尧衣服等

被一把火烧的精光袁 更让人心痛的是床

单下还有三千多元现金袁身份证尧几张存

单全部葬身火海袁别说母亲心里不好受袁
我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母亲袁 那可

是母亲这些年一身汗一把力气换来的结

果袁没想到被大火无情地吞噬了遥所幸的

是那个小院即将拆除袁 已经被开发商划

入拆除范围袁 主人看到母亲愁眉苦脸的

样子袁也没有再追究袁说是人只要没事就

是烧高香了袁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遥
那一刻袁 我想起了小时候父母对我

的百般照顾袁父母就是我的所有依靠袁如
今母亲上年纪了袁有些事不能周全袁我就

成了母亲的主心骨遥 我拿出带来被子给

母亲袁 还塞给她一千块钱袁 母亲直掉眼

泪袁说什么也不要钱袁我说不要钱就跟我

回家袁否则就收下袁母亲犹豫了一会接过

钱塞进口袋里遥 随后我带她回到绛县补

办了身份证袁 她可以凭身份证到银行补

办银行存单袁虽然数额不大袁但那是母亲

几年劳碌换来的辛苦钱遥
随着时光的流逝袁 母亲离开我们已

经好几个月了袁 我也陆陆续续来运城好

几次袁特别是经过南风广场尧槐树凹等熟

悉的地方袁 我就想起母亲骑三轮车的样

子袁想起母亲佝偻的背影袁想起母亲没完

没了的叮咛袁 想起母亲给我们做饭的样

子袁想起母亲往车塞东西的样子遥
运城历史悠久袁 是人类诞生第一次

用火的地方袁 也是华人祖先最早栖居的

地方袁因盐湖闻名天下袁是一座历史文化

厚重的城市袁是一座魅力无限的城市袁是
一座生机盎然的城市袁 想不到却成了我

的伤心之地遥

有人说青春是一段旅行袁
左跨一步是阳光过剩的沙漠袁
右跨一步是深不可测的汪洋袁
无论你是向左还是向右袁
都是一望无际的迷茫遥

我说青春是一种成长袁
如同沃野中的幼苗袁
如同划破黑夜的晨光袁
满怀希望又心生彷徨遥

如果你己展开双翅袁
让我们激情飞扬袁
一起去搏击风浪袁
务必活成自己的太阳袁
无需借助谁的荣光

桃花盛开时节
你我相约
穿梭在花的隧道
徜徉在花的海洋
那漫山遍野的桃花
曾留下多少动人的传说

微风习习
花朵荡着春风轻摇
粉红的尧白色的袁一朵朵尧一簇簇
绽放着笑脸在阳光下微笑
蜂儿尧蝶儿己翩翩起舞向桃花仙子问好

遥望这大美的桃花盛景
仿佛感到你我是在仙境
把你我陶醉在似火如海的桃花园

桃花美貌袁鸟雀鸣叫
陪伴桃花唱着春天的歌谣
微风中束束桃花
也在摇曳身姿
蜂儿蝶儿鸟儿袁欢歌笑语
为桃花奏响一曲春的旋律

运城之行 殷李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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